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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作人的日语学习法
孔 　　　　颖※
On Zhou Zuoren’s Japanese Learning Strategy
KONG Ying
Zhou Zuoren, one of the best Chinese experts of Japan in modern history, learned 
Japanese by himself, yet little justice has been done to his unique strategy in language 
learning, which is a good combination of academic and grassroots styles. At a time when 
“Shortcut to Japanese Language” was popular in China, which advocated reading 
Japanese texts quickly by read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contained, he put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Japanese kana characters, which is the true Japanese alphabet. To him, 
spoken Japanese instead of written texts was a better entrance to the essence to the 
language, hence the significance of a first-hand experience to the genuine Japanese life. 
Zhou’s successful strategy is based on his strong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a foreign 
culture, which indicates the value of personal interest and intellectual growth in the 
proces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Key Words:  Zhou Zuoren, Japanese learning strategy, personal interest, kana 
character, intellectual growth
前言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日本通，他对日本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与介绍一直为人称颂，但他对日语
教学的开创性贡献却少有人问津。周作人称自己的日语“从先生学习者不过两年”，1）但却成为日本学大家，
必有妙法。本文力图依据周作人遗留下的丰富著述，探寻其留日足迹，从中勾勒出其独特的日语学习法，
并归纳出对当代日语教学的启示。
一、周作人留日期间的日语学习
　　周作人的日语学习始于1906年东京神田区骏河台中华留学生会馆中的日语讲习班，师从菊池勉学习半
年，之后进入法政大学预科，日文教师有三位，据他在《关于日本语》一文中回忆，是保科孝一、大岛压
※	 孔颖：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副教授
1 ）	周作人：关于日本语，《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岳麓书社，198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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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助和市河三阳：
　　讲起学日文来，第一还得先对我的几位先生表示感谢，虽然我自己不好好地学，他们对于我总是
有益处的。我被江南督练公所派到日本去学土木工程时已是二十二岁，英文虽然在水师学过六年，日
本语却是一句不懂的。最初便到留学生会馆的补习班里去学，教师是菊池勉，后来进了法政大学的预
科，给我们教日文的教员共有三位，其一是保科孝一，文学士，国语学专家，著书甚多，今尚健在，
其二是大岛压之助，其三是市河三阳。保科先生是一个熟练的教师，讲书说话都很得要领，象是预备
得熟透的讲义似的，可是给我们的印象总是很浅。大岛先生人很活泼，写得一手的好白话，虽然不能
说，黑板上写出来作详解时却是很漂亮；教授法象是教小学生地很有步骤，可以算是一个好教员，我
却觉得总和他距离得远。市河先生白话也写得好，还能够说一点，但是他总不说，初次上课时他在黑
板上写道“我名市河三阳”，使得大家发笑起来。他又不象大岛那样口多微辞，对于中国时有嘲讽的口
气，功课不大行又欠聪明的学生多被戏弄，他只是诚恳地教书，遇见学生弄不清楚的时候，反而似乎
很为难很没有办法的样子。我对于他的功课同样地不大用心，但对于他个人特别有好感，虽然一直没
有去访问过。我觉得这三位先生很可以代表日本人的几种样式，是很有意思的事，只可惜市河先生这
种近于旧式的好人物的模型现今恐怕渐渐地要少下去了。2）
　　由于个人的懒散、课程进度的迟缓且无文凭压力，周氏对留学生会馆中的日语讲习班课程似乎不甚热
心，“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在菊地勉先生的指导下打下了语言基础，而这些基础知识“于我
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始终与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有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
话。所以开头这几年，我只要学得会看书看报，也就够了”。3）“这种情形一直持续有三年之久，到鲁迅回国
为止。”4）
　　虽然周作人不喜上课，但他喜自习，且热爱阅读。“学外国文的目的第一自然是在于读书”，5）周作人赴
日初期的日语学习也“专是为的应用，里边包括应付环境，阅览书报”，6） “日本报纸当然每天都看，像普
通的学生们一样，总是《读卖》与《朝日》两种新闻，此外也买点文学杂志，这样地便与日本新文学也慢
慢接近。”7）
　　周作人特别喜欢逛书店，这种随便轻松愉快、漫无目的的翻阅、乱读很可能对他早期的日语学习颇为
有益。周作人曾撰文《东京的书店》，回忆在东京逛书店买书的愉快经历。他第一想起的东京书店总是丸
善，因为该店任凭客人自由翻阅不加监视，于是成为其三十年的老主顾。他自称虽然买卖很微小，“但是这
一点点的洋书却于我有极大的影响，所以丸善虽是一个法人而在我可是可以说有师友之谊者也”。另有一家
本乡真砂町的相模屋旧书店，受到周作人的喜爱。该店主人名小泽民三郎。“辛亥回到故乡去后一切和洋书
2 ）	周作人著，张明高、范桥编：市河先生，《周作人散文 第 3 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314.
3 ）	周作人：八七 学日本语（续），《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208.
4 ）	周作人：七二 学日本语，《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172.
5 ）	周作人：文字的趣味，《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岳麓书社，1987：186。
6 ）	周作人：八八 炭画与黄蔷薇，《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212.
7 ）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我是猫，《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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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杂志的购买全托他代办，直到民五小泽君死了，次年书店也关了门，关系始断绝，想起来很觉得可惜，
此外就没有遇见过这样可以谈话的旧书商人了。”令周作人念念不忘的还有本乡神田一带的旧书店，“挨家
的看去往往可以花去大半天的工夫，也是消遣之一妙法。庚戌辛亥之交住在麻布区，晚饭后出来游玩，看
过几家旧书后忽见行人已渐寥落，坐了直达的电车迂回到了赤羽桥，大抵已是十一二点之间了。这种事想
起来也有意思”。8）
　　日本作家中，他推崇夏目漱石。“夏目的文章是我素所喜欢的，我的读日本文书也可以说是从夏目起
手。”9）因为夏目漱石专攻英文学，又通和汉古典，同了正冈子规做俳句与写生文，形成其作品中的中国古
典与英国绅士的幽默与江户子的洒脱之和合特色。周作人就读于日本立教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及古代希腊
语，当时住在“赤羽桥边的小楼上偷懒不去上课的时候”，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漾虚集》、《鹑笼》以至
《三四郎》、《门》等作“差不多都读而且爱读过”。“《我是猫》与《鹑笼》中的一篇《哥儿》，我自己很喜欢
读，也常劝学日文的朋友读，因为这是夏目漱石的早期代表作，而且描写日本学生生活及社会都很可以增
加我们的见识了解，比别的书要更为有益。”10）众所周知，漱石的文学创作主要发生在“言文一致”运动之
后，其文学语言的口语化也是周作人喜读其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日文的人如目的只想看普通讲学的文章
那也算了，若是从口语人手想看看文学作品的，不读夏目的小说觉得很是可惜”。11）
　　1909年 3 月18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为妻，这一婚姻无疑加强了周作人与寻常的日本生活文化之间的
关系。同年 8 月，鲁迅回国。周作人比鲁迅晚两年离开日本。鲁迅走后，周作人重新学习日文。“鲁迅要到
杭州教书去，我自己那时也结了婚，以后家庭社会的有些事情都非自己去处理不可，这才催促我去学习，
不过所学的不再是书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罢了。”12）1910年12月，周氏夫妇迁居麻
布森元町，更加接近了日本普通人的生活。“这好像是火车里三等的乘客，都无什么间隔，看见就打招呼，
也随便的谈话。不过这里也有利有弊，有些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混了进来。”13）
　　“我离开预科后还在东京住了四年”14），“我学日文差不多是自修的，虽然在学校里有好几位教员，他们
很热心地教，不过我很懒惰不用功，受不到多少实益。说自修又并不是孜孜矻矻地用苦功，实在是不足为
法的。”15）“日本文比英文更不曾好好的学过，老实说除了丙午丁未之际，在骏河台的留学生会馆里，跟了菊
池勉先生听过半年课之外，便是懒惰的时候居多，只因住在东京的关系，耳濡目染的慢慢的记得，其来源
大抵是家庭的说话，看小说看报，听说书与笑话，没有讲堂的严格的训练，但是后面有社会的背景，所以
还似乎比较容易学习。”16）
　　从以上周作人的自述，可知其旅居东京六年期间学习日语侧重自修，非速成，而是耳濡目染，扎根日
8 ）	周作人：东京的书店，《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66-270.
9 ）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我是猫，《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1.
10）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我是猫，《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2.
11）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我是猫，《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3.
12）	周作人：八七 学日本语（续），《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209.
13）	周作人：九一 赤羽桥边，《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221.
14）	周作人著，张明高、范桥编：市河先生，《周作人散文 第 3 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314.
15）	周作人著，张明高、范桥编：市河先生，《周作人散文 第 3 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314.
16）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外文与译书 , 《周作人文类编 希腊之余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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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会，通过家庭会话、看书读报、听书等，慢慢习得。
二、趣味日语学习法
　　如前所述，周作人的日语学习是从自己胡乱看书读报开始的，而他的这种学习方式却效率极高。原因
何在？显然，这与他能深入到文字深处，阅读时总是兴趣盎然有关。他爱读日本随笔胜过小说，也说明他
在这种随意中感到轻松愉快，而且常能发现妙处。他佩服的日本文人有夏目漱石、森鸥外、木下杢太郎。
他喜爱日本古来的俳文，“文字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露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
规，无不如此”，17）由此爱屋及乌，扩及现代作家的散文，如：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坂本文泉子、长冢
节、户川秋骨、内田鲁庵、岛崎藤村等。周作人的读书能够轻松进入作者灵魂，妙趣横生。仅以户川和岛
崎两人为例。户川的散文特色是诙谐与讽刺，一部分出自英文学中的幽默，一部分又似日本文学里的俳味，
具有一种特殊的气韵。最令周作人佩服的地方是，其幽默中实在多是文化批评，比一般文人论客所说往往
要更为公正而且深刻。“藤村随笔里的思想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超俗的地方，却是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澈明
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正如古人所说，读了令人忘倦。大抵超俗的文章容易有时间性，因为有刺激
性，难得很持久，有如饮酒及茶，若是上边所说的那种作品则如饮泉水，又或是糖与盐，乃是滋养性的也。
这类文章我平常最所钦慕，勉强称之曰冲淡，自己不能写，只想多找来读，却是也不易多得，浅陋所见，
唯在兼好法师与芭蕉，现代则藤村集中，乃能得之耳。”18）
　　但是阅读此种阳春白雪的文学作品还不是周作人最喜欢的，他真正的热情还在于品味民俗综艺，他觉
得这样才能把握到真正的日本。“我们对于日本感觉兴味，想要了解他的事情，在文学艺术方面摸索很久之
后，觉得事倍功半，必须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才有入处，我以为宗教最是重要，急切不能直入，则先注
意于其上下四旁，民间传承正是绝好的一条路径。”19）所谓民间传承，即乡土研究、民艺、江户风物与浮世
绘、川柳、落语与滑稽本、狂言、俗曲、玩具等。周作人的杂学很多来自日本。
　　周作人学习日语经常是在和中国语言文学的比较中进行的，因此更能发现日本的特色。比如，他在阅
读日本文学时发现中国文艺缺乏滑稽因素，“道学与八股下的汉民族哪里还有幽默的气力”，或者这正是他
被日本文化中的谐趣所吸引的原因所在吧。如：他翻译了《日本狂言选》和《狂言十番》，共计60篇，可谓
是在中国的最早最系统的狂言译介。他对狂言有精到的见解。“狂言”是兴起于相当于中国明朝的日本中古
室町时代的民间小喜剧，以对话和动作来表演的口语剧，取材当时的世态，富于庶民性，写实因素较强，
滑稽趣味很是淳朴且淡泊，没有俗恶的回味。20）“我们说到笑话，常有看不起的意思，其实是不对的，这是
老百姓对于现实生活的讽刺，对于权威的一种反抗。日本儒教的封建学者很慨叹后世的‘下克上’的现象，
这在狂言里是表现得很明显的。”21）“川柳”是江户时代的讽刺诗，只用十七字音构成，上品者体察物理人
情，令人破颜一笑，间或感到淡淡的哀愁，其次者找出人生缺陷，如绣花针刺，叫痛却不至于出血。它与
17）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冬天的蝇，《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0.
18）	周作人，张丽华编：明治文学之追忆，《我的杂学》，北京出版社，2011：274.
19）	周作人，张丽华编：我的杂学，《我的杂学》，北京出版社，2011：30.
20）	周作人：《狂言十番》中的附记，《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4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35.
21）	周作人：《日本狂言选》引言，《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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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相似，也是以人情风俗为材料。周作人把玩体察出趣味所在，“好的川柳，其妙处全在确实地抓住情景
的要点，毫不客气而又很有含蓄地投掷出去，使读者感到一种小的针刺，又正如吃到一点芥末，辣得眼泪
出来，却刹那过去了，并不像青椒那样的粘缠。川柳揭穿人情之机微，根本上并没有什么恶意，我们看了
那里所写的世相，不禁点头微笑，但一面因了这些人情弱点，或者反觉得人间之更为可爱，所以他的讽刺，
乃是乐天家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并不是厌世者的诅咒。”22）
　　周作人偏爱日本的诙谐文化，常去所住的本乡西片町街尽头的铃木亭听日本相声“落语”。“川柳在现
今还有人做着，落语则在杂场里每天演着，与讲谈音曲同样的受人欢迎。现代社会的人情风俗更是它的很
好资料，闲来到‘寄席’去听落语，便是我的一种娱乐，也可以说学校的代用，因为这给予我语言风俗的
帮助是很大的。”23）“这样学了来的言语，有如一颗草花，即使石竹花也罢，是有根的盆栽，与插瓶的大朵大
理菊不同，其用处也就不大一样。”24）草花、石竹花、有根的盆栽与插瓶的大理菊在本质上就是“有本之木”
和“无本之木”之别，前者具备后者所缺失的、深植泥土的根茎和由此而发的蓬勃生命力，前者的“生之
趣”也是后者难以体知的。周作人认为“在学习中还可以找到种种乐趣，虽然不过只是副产物，却可以增
加趣味，使本来多少干燥的功课容易愉快地进步”。25）
　　周作人对日本书籍的阅读极为驳杂，兴致盎然，他甚至从日本医学书中读出趣味，乃至窥出历史端倪
玄妙。1933年他阅读了菊池宽的小说《兰学事始》，该书讲述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苦心翻译荷兰解剖学书，
成《解体新书》四卷，于1774年出版，实为日本西学译书之始。早在1759年日本医学史上已发动了疑古和
实证的风气，山胁东洋看了刑尸的解剖，作《藏志》一卷。中国医学界“豪杰”王清任没有日本汉法医到
刑场观脏的机会，只有到义冢地观看破腹露脏的情形，作《医林改错》一书。由此引发中日医书撰述的比
较，山胁的《藏志》出版于清乾隆二十四年，杉田的《解体新书》在乾隆三十六年，王清任的《医林改错》
则在道光庚寅（1830），要晚七十多年。周作人不无睿智点评道：“从这里看中国在学问上求智识的活动上
早已经战败了，直在乾嘉时代，不必等到光绪甲午才知道”。26）
　　学习外语需要广泛阅读，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道理。不过，周作人的尤为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读得多，
而且在阅读过程中直觉地、甚至愉快地关注语言本体。他在阅读中的“趣味”除了文学作品自身所带来的
情韵之外，就语言本体而言，至少包含文字和文法两部分。所谓“连文字来赏味，有时这文字亦为佳味之
一分子，不很可以分离”所强调的正是文字对篇章整体情韵所具有的结构性意义；非但如此，周作人似乎
对	“语源学”考证乐此不疲，他向学习者热情地推荐说：“学外国语时注意一定语原学上的意义，这有如
中国识字去参考《说文解字》以至钟鼎甲骨文字，事情略有点儿繁琐，不过往往可以看到很妙的故实，而
且对于这语文也特别易于了解记得。日本语当然也是如此”。27）另一方面，在为日文语法书《日本语典》所
撰写的批评文字中，周作人又声称“我对于文法书有一种特殊的趣味。有一时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
说一样，并不想得到什么实益，不过觉得有趣罢了。”之所谓认为语法“有趣”是由于“变化与结构的两
22）	周作人：江户风物与浮世绘，《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9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24.
23）	周作人：八七 学日本话（续），《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208-210.
24）	周作人：二〇五 拾遗（巳），《周作人文选 ：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632.
25）	周作人：关于日本语，《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岳麓书社，1987：167-168.
26）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评《译日文法》，《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15-216.
27）	周作人：文字的趣味，《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岳麓书社，198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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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养成分析综合的能力，声义变迁的叙说又可以引起考证的兴趣，倘若附会一点，说是学问艺术也未为
过”，从这两个层面上来讲，语法的习得可使人“头脑清晰，理解明敏”，因此“若在青年，于实用之上进
而为学问的研究，裨益当非浅鲜，如或从另一方面为趣味的涉猎，那更是我所非常赞同的”。28）
　　这样看来，周作人对外语的热爱与常人相比有很不寻常之处，因为他不是简单地通过这种语言的媒介
进入另一个世界，这种崭新的语言本身就带给他无穷的乐趣，他从中学到了很多语言本身蕴藏的妙处，这
是一般以语言为交际工具的人所无法感受的。他如此评述日语：“我看日文的书，并不专是为的通过了这文
字去抓着其中的知识；乃是因为对于此事物感觉有点兴趣，连文字来赏味，有时这文字亦为其佳味之一分
子，不很可以分离，虽然我们对于外国文想这么辨别，有点近于妄也不容易，但这总是事实。我的关于日
本的杂览多与情趣为本，自然其态度也与求知识稍有殊异，文字或者仍是敲门的砖头；不过对于砖也会得
看看花纹式样，不见得用了立即扔在一旁。”29）
　　周作人的日语学习毫无急于求成的功利心态，而是细细品味日语，突破“外语工具论”制约，将日语
作为“趣味艺术”加以对象化研究。
三、多门外语参照学习法
　　与很多外语学习者不同的是，周作人有意多学几门外语，以相互借鉴，提高学习效率。基于“为求知
识起见必须多学外国语”的“工具论”自觉，周作人一生中曾学过英语、日语、古希腊语、世界语、俄语、
梵语等 6 种外语，以期通过多开几面“窗户”，放进风日眺望景色。“我想劝现代的青年朋友，有机会多学
点外国文，我相信这当是有益无损的。俗语云，开一头门，多一些风。这本来是劝人谨慎的话，但是借了
来说，学一种外国语有如多开一面门窗，可以放进风日，也可以眺望景色，别的不说，总也是很有意思的
事吧。”30）
　　江南水师学堂时期（1901～1906）的周作人在这所洋务派新式学堂里，学习“英文、数学、物理、化
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专门知识”“都用的是英文”。31）一如前人，周氏曾明确地将英文定位为接触
西学的“敲门砖”，在该校六年的学习以我国最早的自编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作为课本，
以考贝纸印的《华英字典》为参考书，“为的是读一般理化及机器书籍”，32）“有时利用来看点书，得些现代
的知识也好，也还是砖的作用”。33）
　　1906年周作人赴日后，“在东京的头两年，虽然学日文，但是平常读的却多是英文书，因为那时还是英
文比较方便，一方面对于日本的文学作品还未甚了解。”34）当时手头稍有宽裕，便去书店淘书，关注所谓弱
小民族的文学，此外俄法两国小说的英译本也想收罗，可是每月三十一元的留学费买不起书，“往往象小孩
28）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日本语典，《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151.
29）	周作人：二〇五 拾遗（巳），《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632.
30）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学外文与译书，《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518.
31）	周作人：三十五 学堂大概情形，《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81.
32）	周作人：一九九拾遗（癸），《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604.
33）	周作人：二〇五 拾遗（巳），《周作人文选 ：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630.
34）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我是猫，《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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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耍货摊只好废然而返”。1906～1908年中间翻译过三部英文小说，“戊申（1908）以后遂不再卖稿，虽
然译还是译一点，也仍是译欧洲的作品，日本的东西没有一篇，到后来为《新青年》译小说才选了江马修
的短篇《小小的一个人》，那已经是民国七八年的事情了”。35）
　　“我的杂学如上边所记，有大部分是从外国得来的，以英文与日本文为媒介，这里分析起来，大抵从西
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对于我却是一样的有益处。”36）
　　1908年秋，周作人在日本的一所美国教会学校——立教大学开始学习古希腊语。世界语是借助英语书
和字典自习而成，“世界语是我自修得来，原是一册用英文讲解的书，我在暑假中卧读消遣，一连两年没有
读完，均归无用，至第三年乃决心把这五十课一气学习完毕，以后借了字典的帮助渐渐的看起书来。那时
世界语原书很不易得，只知道在巴黎有书店发行，恰巧蔡孑民先生行遁欧洲，便写信去托他代买，大概寄
来了有七八种。”37）
　　周作人从翻译的角度，阐述了学习多门外语相互参照的好处。原本翻译基本原则是从原书原文直接翻
译，不从第二外语翻版翻译。但是“从第二国语重译常较直接译为容易，因原文有好些难解的熟语与句法，
在第二国语译本多已说清，而第二国语固有的这些难句又因系译文之故多不滥用，故易于了解。要解除这
个困难，应于原文原书之外，多备别国语的译本以备参考比较。”38）周作人在“翻译四题”一文，在讨论直
接译和间接译的利弊时，又提到参照其他文字的译本，能增进理解，为翻译助力。他说：“直接译固然是理
想，弄得不好也会不及间接译”，因此建议直接间接混合翻译比较好。“直接根据原作者的本文翻译出来，
这是最理想的办法，在原则上是绝无疑问的，但是在事实上不免有些困难。原文的著作是原作者精心结构
的出品（自然特别是文艺作品），文字上更有原来的丰富的词汇与成语，在了解上相当吃力，除了专门绩
学，很难胜任愉快，这时候参看别国译本，间接地加上一点助力，是非常有益的。别国译本的好处，成语
没有同样的文句，只能用别的文字说出意义，这里减少了原文的味道和力量，但帮助读者懂得这句意思
了。”39）
　　在中国学了六年英语，无疑为周作人积累了外语学习的经验，对他到日本学习第二门外语应该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而从他此后对俄文和希腊文的兴趣，不难判断他认为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能够通过多学
外语得以发现并掌握。
四、强调日语假名学习
　　近代以来，提及日本，往往言“同文同种”。然而黄遵宪较早发现“以汉字假名相杂成文”的日文特
性，指出日语中的汉字只有依靠假名才适用。“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其语长而助辞多，其为语皆先物而后
事，先实而后虚，此皆于汉文不相比附，强袭汉文而用之，名物象数用其义而不用其音，犹可以通，若语
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循用汉文，反有以钩章棘句诘曲聱牙为病者，故其用假名也，或如译人之变易其辞，
35）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我是猫，《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1.
36）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1937-1944）》，广州出版社，1995：519-520.
37）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学外文与译书，《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518.
38）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谈翻译，《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687.
39）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翻译四题，《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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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绍介之通达其意，或如瞽者之相之指示其所行，有假名而汉文乃适于用，势不得不然也。”40）
　　文中黄遵宪运用如译人、绍介、瞽者之相等比喻，生动说明假名在日文中重要作用，令周作人佩服不
已。本来日本语与中国语在系统上毫无关系，只因日本采用中国文化，也就借了汉字沿用至今，或训读或
音读，作为实字，至于拼音及表示虚字则早已改用假名，汉字与假名的多少又因文章而异。日本文人使用
的格调高雅的汉文体，明治时期便开始逐渐销声灭迹。普通日本百姓对汉字的认知度囿于常用汉字的范围，
“专用假名以成文者，今市井细民闾巷妇女通用之文是也”。41）
　　周作人在肯定黄遵宪的真知灼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日语学习中假名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中国
人习惯使用汉字，容易误会日本好讲废话，假名语尾原是不必要的废物，可以干脆割掉丢开了事。但事实
上，日语中假名书写的助词和助动词，表达时态、肯定否定、动词形容词的语尾等，差不多包含了语法上
重要部分。相形之下，汉字的地位并不很重要，只有在作名词时可以说是自己完全的，若动词形容词必须
将假名的语根语尾合了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意思。42） 
　　语法书是外语学习的重要教材与工具，但长期以来，国内的语法书往往有“归化”的倾向，为的是让
中国使用者容易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有相通之处。但是周作人早已批评这种
“体例与取材均以国人适用为依归”的日语文法书为“空前的浪漫的文法书”，其中观点可以从侧面印证假
名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独辟蹊径的‘洋泾滨’日本语无论怎样的适于国人，只是在日本不能通
用，也是徒劳。要学外国语只得自己去迁就他，不能叫别人来遵从我，这是很明瞭而平凡的事实，大家应
该都知道的。”43）随着外语教学水平的日益提升，这种语言学习和翻译中的“异化论”现在已较为广泛地得
到接受，这也表现出周作人的先见之明。
五、结论
　　中国人往往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然而周作人一贯
主张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包括其语言文字。“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予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
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44）
　　周作人虽然承认汉字的通用使得中国人比西方人学习日语要便利得多，但一再反复指出日文中夹着汉
字是使中国人不能深彻地了解日本的一个障害，“中国与日本并不是什么同文同种，但是因为文化交通的缘
故，思想到底容易了解些，文字也容易学些”。 45）结果反而造成“轻敌”的失败。“因为我们认得汉字，觉
得学日本文不很难，不，有时简直看得太容易了，往往不当它是一种外国语去学，于是困难也就出来，结
果是学不成功。这也是一种轻敌的失败。日本文里无论怎样用汉字，到底总是外国语，与本国的方言不同，
不是用什么简易速成的方法可以学会的。我们以为有汉字就容易学，只须花几星期的光阴，记数十条的公
40）	黄遵宪：32卷学术志二，《日本国志 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806.
41）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和文汉读法，《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5.
42）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和文汉读法，《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5.
43）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日本语典，《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154.
44）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关于日本语，《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166.
45）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关于日本语，《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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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可事半功倍的告成，这实在是上了汉字的大当，工夫气力全是白花，虽然这当初本来花得不多。”46）
他甚至认为，日语没有汉字反而还容易学，因为没有汉字的诱惑就不会相信速成，就会死心塌地的一字一
句去记，像学英法德文一样，获得切实好处。
　　周作人提倡学日本语，“我主张在中国学习，如有资力可再往日本一走。学日本语最好有国立的外国语
学校或大学专系，否则从私人亦可”。并提出日语学习的几点忠告：第一、目标要高远，要有浓厚兴趣。“学
日本语的目的不可太怯，预备做生意，看书报，读社会科学，帮助研究国学，都是正当的目的，读日本文
学作品，研究日本文化，那自然是更进一步了。语言文字本来是工具，初学或速成者只要能够使用就好了，
若是想要研究下去的，却须知道这语言也有他的生命，多少要对于他感到一种爱好与理解。这样，须得根
本地从口语入手，还得多读名家所写的文章，才能真正了解，不是单靠记忆几十条规则或翻看几本社会科
学书所能达到的。”47）	第二，指出日语学习“须得从根本地从口语入手”。日语近代转型不再是梁启超《和
文汉读法》的时代，只须倒钩过来读就好，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便是“汉字减少，假名增多，不再是可以
‘眼学’的文，而是须要用耳朵来听的话了”。48）“现在的日本文大约法律方面最易读，社会与自然科学次之，
文艺最难，虽然不至于有专用假名的文章，却总说的是市井细民闾巷妇女的事情，所以也非从口语入手便
难以了解”，“现在的日本书还是以话为基本，所以学文也仍须从学话入手，不过不单以说话为目的罢了。
若多记文法少习口语，则大意虽懂而口气仍不明，还不免有囫囵吞枣之嫌也。”49）第三，反对速成，“学日本
语须稍稍心宽，可能的要多花费点时日，除不得已外万不宜求速成，盖天下无可速成之事”。50）“日文到底是
一种外国语，中间虽然夹杂着好些汉字，实际上于我们没有多大好处，还是要我们一天天的读，积下日子
去才会见出功效来。”51）他很赞同戴季陶的观点，即“要学日文二年就可以小成，要好须得五年”。52）周作人
曾在《日文阅书捷诀》等误导日文速成观念的书籍面世之时，写过一篇杂感《三天》登载在1923年 2 月 6
日刊《晨报副镌》上，反复强调日语学习绝无捷径可走，“‘三天’成功的方法，在学问上绝对的不行。《和
文汉读法》比这些书还要整齐一点，然而近来教日文的人也不再用他了，因为即使读熟了也只能够去把和
译的《出师表》之类重译过来罢了”。“在现今奇迹已经绝迹的时代，若要做事，除了自力之外无可依赖，
也没有什么秘密真传可以相信，只有坚忍精进这四个字便是一切的捷诀。”53）
　　周作人关于日语学习的经验，看似充满了矛盾：或难——在日语学习中汉字某种程度上反而是累赘，
还是要像学欧洲语言那样死心塌地地在假名上下硬功夫，而且需要其他外语学习的经验来支持日语学习；
或易——不需要老师，仿佛随意之间就学好了日语，好得连日本人都敬佩不已；或俗——听落语，读新闻，
关注市井生活，感受夏目漱石小说中的口语；或雅——热爱考据，追溯词源以理解词义，像读《说文解字》
一般去学习日语。但仔细看来，其中有着清晰的逻辑。与在东渡船上一夜之间通过“和文汉读”妙法而“学
46）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日本话本，《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7.
47）	周作人：关于日本语，《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岳麓书社，1987：168.
48）	周作人：八七 学日本语（续），《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208.
49）	周作人：和文汉读法，《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岳麓书社，1987：178-180.
50）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关于日本语，《周作人文类编 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168.
51）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和文汉读法，《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6.
52）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和文汉读法，《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6.
53）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评《译日文法》，《知堂书话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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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日语”的梁启超不同，周作人没有“同文同种”的幻觉：日语就是外语，对中国学习者来说，和英、法、
德语没有本质区别，是需要努力学习的；但这种努力如果能契合个体的心智发展的需求，则虽难而易。纵
观周作人的学术人生，对民俗的兴趣始终是浓烈的，而乾嘉考据学又是周氏兄弟从小接受的教育，可以说
对民俗文化的学术热情是深入周作人灵魂的东西。因此，兴致勃勃地观察生活中的日本文化，并兴致勃勃
地考据表达这种文化的文字渊源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文化，实在是很契合他的心智需求的。
　　现代社会文化理论和外语教学理论认为，语言是心智发展的工具，而心智发展是个体的内在需求。54）因
此，如果个体能发现自我的发展需求，而他的外语学习能合乎这种需求，那么他将具有强大的学习动力和
很高的学习效率。周作人的经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注：本文是2015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近代中国文人的日语学习法在现代日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编号
1080KZ0415263）的阶段性成果。）
54）	程晓堂、岳颖：语言作为心智发展的工具——兼论外语学习的意义，《中国外语》，2011年01期．
